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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鹿
橋
訪
間
記

「
我
喜
歡
穿
菩
衣
服
。
」

那
天
，
當
我
見
到
鹿
橋
時
，
他
正
穿
着
一
襲
淺
藍
色
已
泛
白
的
舊
西
裝
上
衣
；
衣
服
雖
舊
，
砷
栄
却
好
。

就
這
樣
淡
淡
的
一
句
話
，
隱
隠
中
，
似
乎
蘊
含
了
太
多
：
太
多
的
情
愫
。

望
望
坐
在
一
旁
的
吳
太
太
，
我
眞
的
很
能
領
悟
鹿
橋
那
分
念
舊
和
懍
國
的
心
意
。

矮
小
的
吳
太
太
(
編
者
按.. 
鹿
橋
原
名
吳
訥
孫
)
,
梳
着
n
個
磬
,
二
裝
式
樣
寬
大
而
古
雅
的
旗
袍
，
那
分
樸
實
,
那
分

嫻
靜
，
說
眞
的
，
在
現
箕
生
活
中
這
分
寧
靜
和
端
莊
是
多
麼
的
少
啊
！

他
們
夫
婦
，
眞
是
相
敬
如
賓
，
一
個
輕
言
，
一
個
細
語
，
在
他
們
眉
宇
之
間
，
洋
盜
着
溫
馨
、
祥
和
與
詩
意
。

捧
着
自
己
一
本
本
的
手
稿
，
鹿
橋
用
緩
緩
的
語
調
低
低
的
說
着
，
流
暢
的
北
平
腔
、
淳
厚
、
標
準
，
他
的
手
一
頁
頁
的
翻

着
，
於
是
，
一
個
個
湮
遠
如
詩
的
故
事
，
就
這
樣
流
瀉
而
出
。

「
我
是
左
手
寫
詩
篇
，
右
手
著
論
文
；
也
可
以
說
，
一
手
中
文
，
一
手
英
文
，
左
手
出
世
，
右
手
入
世
。
」

短
短
的
自
白
，
却
很
能
造
盡
鹿
橋
的
生
活
詳
態
。

懐
舊
的
藝
緝
家

胡
有
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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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麼
令
人
驚
訝
，
一
本
又
一
本
的
日
記
，
全
用
秀
麗
的
字
體
洞
楚
地
記
載
滔
他
的
思
想
：
見
聞
和
經
驗
，
而
這
些
，
就
是

他
一
個
又
一
個
小
說
故
事
的
源
頭
。

他
是
位
愛
旅
行
的
人
，
旖
着
旅
行
箱
走
的
，
必
定
是
一
枝
筆
，
一
本
筹
子
，
於
是
，
一
個
個
中
國
方
體
字
，
就
組
合
了
他

的
心
盅
思
想
。

在
一
本
題
名
爲
「
黑
皮
書
」
的
日
記
簿
上
，
他
這
樣
寫
蒞
：
「
記
日
記
是
爲
了
改
進
爲
人
，
看
日
記
是
爲
了
改
進
日
記
，

這
兩
件
事
要
並
行
，
否
則
皆
無
效
。
」

我
覺
得
，
他
是
位
仔
細
而
又
有
恆
的
人
，
也
許
，
這
是
由
於
他
對
寫
作
的
瓶
狂
喜
好
，
才
使
得
他
，
毎
天
、
每
天
，
都
耐

煩
而
興
趣
盎
然
地
寫
下
他
心
路
的
歷
程
。

「
黑
皮
書

，
我
一
共
有
廿
七
本
。
」

這
是
用
黑
皮
封
面
訂
成
的
本
子
，
他
用
沾
水
鋼
筆
杭
着
寫
，
從
他
帶
來
的
複
印
本
看
來
，
字
跡
清
晰

，
好
有
條
理
，
才
一

展
讀
就
很
想
繼
積
地
棒
着
。

「
我
從
小
就
記
日
記
，
還
記
得
，
從
十
一
歲
開
始
記
的
，
是
用
毛
銪
寫
的
，
字
比
較
大
，
一
共
留
存
了
二
十
幾
本
，
可
惜

，
離
開
天
津
時
，
我
將
它
們
留
存
在
朋
友
處

，
想
來
，
現
在
一
定
不
在
了
。
」

對
這
失
散
的
二
十
多
本
鞏
年
記
錄
，
他
說
起
來
，
砷
情
中
有
一
股
恨
然
的
悲
緒
。

「
和
這
些
日
記
一
起
失
落
的
，
還
有
小
時
的
玩
具
。
小
時
，
母
親
爲
了
哄
我
吃
地
骨
皮
露
，
特
別
給
我
兩
個
小
小
的
瓷
杯

，
一
個
裝
地
骨
皮
露
，

一
個
裝
白
糖
，
這
兩
個
杯
子
，
我
一
直
存
若
。
」

失
落
了
這
兩
個
杯
子
，
失
落
了
幼
年
的
日
記
，
對
念
舊
；
思
郷
的
鹿
橋
來
說
，
都
是
無
可
彌
補
的
憾
事
。

心
路
歷
程
的
記
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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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抗
戰
初
期
以
前
的
日
記
和
好
些
書
，

一
場
長
沙
大
火
，
全
完
了
。
」

如
今
保
存
的
，
是
從
一
九
三
九
年
開
始
寫
的
。
「
在
美
國
的
銀
行
中
，
我
們
租
了
個
很
大
的
保
險
箱
，
別
人
在
保
險
箱
中

存
的
是
金
銀
珠
寶
，
我
存
的
可
全
是
日
記
和
未
央
歌
的
原
稿
。
」

除
了
廿
七
本
黑
皮
書
外
，
還
有
十
九
本
藍
紋
書
，
以
及
負
笈
集
，
愛
寫
詩
唱
歌
的
他
，
將
自
己
作
的
歌
詞
，

集
在
一
本
，

題
名
曾
唱
集
；
與
同
學
間
的
通
訊
，
組
成
了
「
没
秋
一
雁
棨
」
；
爲
思
念
故
土
，
他
所
寫
出
的
文
字

，

命
名
「
新
港
一
帆
」
。

從
「
逯
秋
一
雁
聲
」
裏
的
素
材
，
他
寫
出
了

「
人
子
」
的
故
事
。
不
久
以
後
，
他
將
從
藍
紋
書
辶
羔
皮
書
中
，
繼
續
整
理

出
好
些
佳
作
。

「
我
就
是
喜
歡
寫
」
，
這
是
他
持
續
不
斷
記
日
記
的
原
因
。

「
日
記
中
，
多
一
半
是
記
思
想
，
很
多
的
事
我
不
止
記
一
囘
，
譬
如
，
看
了
一
場
電
影
囘
來
，
我
會
將
故
事
用
自己
的
筆

調
重
寫
一
遁
，
也
許
，
過
一
天
，
覺
得
自
己
記
得
不
妥
，
又
再
寫
一
遁
。
」

當
「
人
子
」
這
本
書
問
世
後
，
許
多
人
都
爲
全
書
的
流
暢
和
淺
白
，
以
及
他
對
中
國
文
字
組
合
捕
捉
的
技巧
驁
異
，
尤
其

是
對
一
位
旅
居
海
外
長
逹
廿
五
年
以
上
的
人
來
說
。

一
見
到
他
，
最
先
提
出
的
就
是
這
個
問
題
；
他
的
答
覆
，
可
眞
坦
直
。

「
全
靠
記
日
記
，
你
看
，
我
每
天
都
沒
有
丟
開
過
中
國
文
字
。
」
我
想
，
他
豈
止
是
沒
有
丟
開
，
而
且
，
還
是
持
續
不
斷

地
磨
練
了
二
十
五
年
。美

冕
的
、
私
國
文
字

從
第

一
次
見
面
，
以
及
往
後
的
多
次
談
話
中
，
鹿
橋
總
是
這
樣
對
人
說
：
「
中
國
文
字
是
如
此
的
美
，
我
們
，
就
該
細
細

的
寫
，
慢
慢
的
詔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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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是
崇
尙
這
分
美
，
他
眞
的
做
到
了
細
細
的
寫
和
慢
慢
的
噴
；
他
曾
這
樣
說
過
：
「
速
詔
，
有
的
書
是
要
速
讀
，
不
過
，

我
認
爲
，
如
果
有
書
非
速
誼
不
可
，
那
麼
這
本
書
也
就
不
值
得
誼
了
。
」

他
還
說
：
「
這
是
個
匆
忙
的
時
代
，
不
過
，
又
有
那
一
個
時
期
是
不
忙
的
，
因
此
，
我
菩
歡
在
文
字
中
，

隱
藏
些
哲
學
，

鼴
讀
者
可
以
像
捉
迷
藏
般
的
找
出
來
。
」

能
發
現
到
中
國
文
字
的
美
，
主
要
在
他
的
童
年
能
深
入
到
古
文
的
堂
奧
。

「
小
時
候
我
在
家
唸
書
，
管
得
很
嚴
，
不
到
十
歲
就
唸
古
文
，
父
親
敎
我
，
親
戚
敎
我
，
嚴
厲
的
家
敎
，
使
我
誼
得
也

多
。
」

「
十
一
歲
時

，
有
一
位
鄭
蘭
如
老
先
生
授
我
古
籍
，
鄭
先
生
上
課
之
外
，
常
常
帶
我
出
去

到
市
街
上
散
步
，
或
是
下
小
館

兒
，
我
就
坐
在
桌
過
，
一
面
聽
他
說
古
話
今
，

一
面
看
老
先
生
自
斟
自
飲
。
」

接
着
，
他
進
入
天
津
南
開
中
學
。
「
那
箕
在
是
一
個
好
學
校
，
我
們
那
時
在
各
科
門
都
有
眞
正
的
好
先
生
，
尤
其
是
兩
位

國
文
先
生
：
葉
石
甫
、
孟
志
蓀
。
」

在
高
二
時
，
葉
石
甫
先
生
爲
他
講
先
秦
諸
子
，
高
中
三
，
孟
先
生
開
始
敎
授
詩
經
、
楚
辭
、
以
及
濂
、
魏
晉
以
來
的
中
國

文
學
傳
統
。

「
前
後
短
短
的
三
年
，
我
從
三
位
老
師
所
受
到
的
盎
處
至
今
受
用
不
盡
。

因
爲
得
了
他
們
給
我
的
敎
育
，
在
我
心
目
中
，

中
國
的
文
學
及
哲
學
思
想

一
直
是
一
個
活
鮮
鮮
的
，
有
生
槻
的
整
體
。
不
是
歷
史
陳
跡
，
更
不
僅
是
狹
窄
的
學
術
論
文
研
究
對

象
。
歷
史
的
經
驗
，
同
人
生
的
迷
個
以
及
理
想
，
都
是
合
則
雙
美
，
離
則
兩
傷
，
因
此
，
古
往
、
今
來
，
都
同
時
在
我
的
心
智

活
動
中
存
在
。
」

古
書
雖
然
瑁
得
多
，
背
得
多
，
但
是
鹿
橋
一
直
堅
持
：
自
己
必
須
在
古
文
的
範
疇
中
）
掙
扎
一
番
，
啻
醐
一
番
，
然
後
自

己
再
脫
穎
出
來
。

他
主
張
，
贖
了
古
書
，
可
是
，
寫
出
來
時
，
必
須
用
自
己
的
話
來
說
，
千
萬
不
可
以
標
新
立
異
，
也
不
要
落
入
老
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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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國
內
的
報
紙
和
出
版
的
作
品
，
我
發
現
成
語
太
多
，
似
乎
有
着
太
多
的
書
卷
氣
，
其
賀
許
多
都
是
刻
板
的
話

。
」

他
擧
出
「
多
采
多
姿
」
這
四
個
字
，
這
句
形
容
成
語
，
處
處
可
見
，
說
到
這
裏
，
他
笑
着
說
：

「
寫
我
的
文
章
，
可
千
萬

別
用
這
四
個
字
。
」
說

着
，
他
自
己
笑
了
起
來
。

在
他
的
作
品
中
，
雖
然
是
淺
白
、
流
暢
，
可
是
其
中
仍
然
不
少
古
文
的
影
子
，
他
說
：
「
我
從
小
背
古
文
，
因
此
，
好
些

我
用
的
字
和
用
的
方
法
，
全
來
自
從
小
打
的
莘
礎
，
當
然
，
我
也
用
成
語
，
只
是
，
用
得
恰
當
處
我
才
用
。
」

對
這
點
，
他
自
己
曾
經
作
過
這
樣
的
自
白
：

「
說
到
這
裏
，
我
一
定
要
婆
明
，
我
最
私
淑
的
兩
部
舊

小
說
是
『
水
滸
』
和
『
儒
林
外
史
』
，
我
在
『
未
央
歌
』
裏
屢
廛

暗
示
我
多
年
來
細
語
這
兩
部
書
之
樂
、
我
像
小
孩
遊
戱
那
樣
把
這
兩
部
書
的
影
響
作
成
暗
號
留
在
『
未
央
歌
』
裏
，
表
示
我
對

這
兩
部
書
多
感
激
。
金
聖
嘆
說
『
水
滸
傳
』
得
力
於
『
史
記
』
，
這
話
是
不
錯
的
，
『
水
滸
』
描
寫
精
細
時
便
極
精
細
，
放
手

時
又
不
看
一
塵
乘
風
而
去
，
如
驚
翔
白
鷺
不
着
半
點
泥
水

。

金
聖
嘆
更
不
斷
指
出
『
水
滸
傳
』
裏
面
各
種
抽
象
的
章

法
，
我
是
越
讀
越
覺
得
他
說
得
有
道
理
，
這
種
章
法
恐
怕

不
是
讀
紅
樓
哭
情
節
嘆
身
世
、
味
詩
文
的
人
肯
苦
求
領
略

的
，
這
種
章
法
上
抽

象
之
美
頗
近
乎
－
音
樂
，
而
『
儒
林
外

史
』
裏
這
種
抽
象
結
構
更
是
全
書
不
懈
。
『
儒
林
外
史
』

影
密
『
未
央
歌
』
的
地
方
太
明
顒
了
。
」

「
我
們
的
時
代
到
底
不
是
『
水
滸
』
、
『
儒
林
外
史

』
，
也
不
是
『
紅
樓
夢
』
的
時
代
。
舊
的
章
法
、
描
盡丶

種
種
技
術
可
供
學
習
，
可
是
今
日
的
心
理
，
今
日
思
想
時

所
用
的
文
字
，
今
日
對
話
時
所
發
的
語
昔
，

各
種
身
分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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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的
聲
調
，
都
不
是
那
麼
便
宜
可
以
向
古
人
借
貸
或
是
由
外
國
進
口
的
。
我
們
又
生
在
五
四
之
後
，
在
白
話
文
運
動
中
生
長

，
被
迫
接
受
一
個
很
貧
乏
的
新
文
藝
的
試
驗
室
；

『
未
央
歌
』
是
我
主
張
、
提
倡
、
力
行
箕
驗
我
所
謂
『
新
文
言
的

一
篇
試

作
。
』
」「

文
言
是
中
國
文
學
的
寶
賚
的
造
產

，
不
是
包
袱
，
各
國
文
字
也
都
有
它
的
文
言
。
我
不
愛
辨
，
且
容
我
簡
單
的
說
一
下

，
『
未
央
歌
』
每
在
情
感
一
上
昇
的
時
候
文
字
就
往
新
文
言
方
向
走
。
到
了
第
十
三章
，
全
書
最
短
的
一
章
，
文
字
還
是
可
以

上
口
，
可
是
離
口
語
就
越
來
越
遠
，

或
化
成
散
文
詩
或
是
帶
了
韻
。

文
言
一
時
與
一
時
不
同
，
也
不
必
同
，
可
是
或
優
或
雅
｀

或
激
昂
或
流
鄙
，
都
不
可
躲
懶
°
抄
襲
古
文
言
就
不
免
有
代
今
日
情
操
繳
械
的
危
險
，
全
部
限
制
用
白
話口語
更
是
妄
自
菲
薄

，
苛
令
新
文
學
不
得
飛
騰
。
」

「
新
文
言
要
經
過
時
間
淘
捒
，
那
些
被
引
用
的
，
被
摹
倣
的
：
上
人
口
的
，
記
在
心
的
，
爲
人
背
誦
的
就
會
合
成
洪
流

另

展
子
庁
山
水
、
五
四
運
動
以
來
可
稱
好
的
新
文
言
咒
在
不
少
。
這
條
大
路
已
經
明
白
地
擺
在
我
們
眼
前
，
邁
開
大
步
走
罷
1
·
古

典
文
學
、
外
國
名
著
｀

各
地
方
言
｀
各
行
術
語
、
我
們
都
應
該
採
用

。
心
上
情
感
的
波
海
也
要
有
海
洋
這
樣
廣
而
厚
的
水
來
響

態
震
盪
！
」

可
以
說
，
這
位
生
活
在
海
外
三
十
年
的
作
家
，
是
位
中
國
文
字
的
狂
熱
者
，
對
中
國
字

、
中
國
文
，
他
都
擁
有
一
分
熱
愛

'
]
分
執
着
。

「
我
眞
該
感
謝
自
己
國
家
的
語
言
，

使
我
領
悟
到
如
許
的
美
意
，

從
母
親
敎
我
牙
牙
學
語
起
，

接
觸
了

，
又
怎
能
忘
。
」

他
更
常
對
人
說
，
國
家
的
語
言
，
就
像
自
己
母
親
的
話
一
般
，
親
切
：
溫
暖
。

在
海
外
這
些
年
、
每
天
：
他
都
用
筆
、
用
思
想
，
在
維
護
祖
國
的
語
文
，
只
是
：

「
我
發
現
，
國
內
對
文
學
的
看
法
，
不
是
用
自
己
的
眼
光
，
而
是
用
外
國
的
尺
度
來
衡
暈
。
」

他
好
痛
心
，
好
痛
心
地
說
：
「
大
家

喜
歡
用
權
威
來
抹
煞
一
切
。
」

他
說
：
「
中
國
人
不
要
老
盼
望
外
國
人
說
你
好
或
不
好
，
不
要
迷
信
以
外
國
人
眼
光
來
肯
定
中
國
文
化
或
文學
的
價
值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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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們
不
會
溍
不
追
別
人
，
可
也
不
能
在
稍
砷
上
作
了
外
國
人
的
奴
隸
，
中
國
文
化
的
根
應
該
深
植
在
自
己
的
泥
土
中
。
」

「
科
學
在
世
界
上
有
標
準
，
而
文
學
，
一
定
要
植
根
在
國
內
的
土
地
中
。
」
對
自
己
的
作
品
，
他
不
主
張
學
外
國
的
看
法

，
因
爲
跟
着
學
，
時
代
的
意
義
就
差
了
一
點
，
如
果
再
追
隨
外
國
人
，
就
會
完
全
失
去
自
己
。

「
我
主
張
，
我
們
該
以
中
國
人
的
態
縻
，
中
國
人
的
風
度
拿
出
來
，
不
要
敵
祿
，
更
不
要
忽
親
，
自
己
人
對
作
品
的
批

評
。
」

「
看
文學
作
品
，
並
不
像
經
演
，
或
是
其
他
學
問
的
著
作
，
必
須
依
靠
權
威
來
批
評
，
來
指
引
，
文
學
作
品
，
可
以
透
過

每
一
個
人
的
本
行
來
欣
賀
，
來
品
味
，
也
可
以
說
，
每
一
個
人
都
有
校
正
一
個
字
的
査
格
。
」

他
很
反
對
，
許
多
作
品
出
版
了
許
久
，
不
頂
暢
銷
，
突
然
，
有
天
國
外
有
人
推
介
了
，
或
是
權
威
讚
了
好
，
於
是
，
這
本

．
立
卽
就
換
了
身
價
。

「
我
相
信
，
國
內
讀
者
的
水
準
要
起
來
才
行
，
有
人
說
，
國
內
的
讀
者
是
起
不
來
的
，
我
認
爲
逼
是
錯
誤
而
荒
謬
的
說

法
。
」他

鼓
勵
人
多
看
書
，
因
爲
，
看
得
多
了
，
自
己
就
會
進
步
，
到
了
那
個
時
候
，
中
國
文
化
的
土
填
才
會
厚
貲
丶
肥
沃
。

颮
鹿
橋
談
天
，
是
種
享
受
。
常
常
使
我
想
起
了
古
老
的
北
平
，
以
及
那
迴
藹
羞
思
想
的
四
合
院
的
長
廊
和
天
井
，
那
分
慢

悠
悠
，
深
邃
邃
的
，
眞
是
古
典
又
祥
和
。

應
該
是
七
年
前
，
那
時
，
我
還
不
知
道
學
美
術
史
的
吳
訥
孫
，
就
是
寫
「
未
央
歌
」
的
鹿
橋
。

莘
於
工
作
的
需
要
，
我
到
故
宮
博
物
院
去
聰
吳
訥
孫
演
講
，
題
目
彷
彿
是
：
中
國
的
建
築
與
中
國
的
哲
學
。

很
有
思
想
韻
味
的
一
個
題
目
，
在
演
講
中
，
他
用
一
張
又
一
張
的
幻
燈
片
，
將
古
老
北
平
的
皇
宮
二
庭
院
及
四
合
院
呈
塊

悲
天
憫
人
的
胸
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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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來
。
那
是
場
難
得
的
演
講
，
雖
然
事
隔
多
年
，
我
依
稀
記
得
，
他
說
：
中
國
的
建
築
，
都
是
四
四
方
方
的
，
而
且
是
由
大
大

：
小
小
的
四
方
形
，
一
層
圈
一
層
，
使
中
國
人
永
遠
侷
限
着
自
己
。
也
因
此
，
代
表
羞
中
國
人
，
敬
天
：
愛
民
的
思
想
。

當
時
，
我
一
再
地
想
，
這
是
篇
極
具
深
意
的
演
說
，
而
演
講
人
必
定
是
位
深
具
哲
學
興
味
的
人
。

在
一
次
談
天
中
，
他
曾
說
過
他
的
書
、
他
的
童
年
、
以
及
他
的
思
想
。

從
很
多
童
年
囘
憶
中
，
以
及
一
串
串
的
小
故
事
裏
，
直
議
人
覺
得
，
他
懂
哲
學
，
更
富
禪
味
。

「
我
愛
旅
行
；
我
喜
歡
到
大
自
然
中
去
找
尋
人
與
人
之
間
相
處
的
那
分
融
洽
感
。
」

那
年
，
當
他
從
南
開
中
學
畢
業
時
，
他
就
再
一
次
向
在
國
外
的
雙
親
懇
求
，
准
許
他
徒
步
旅
行
丨
|

用
雙
足
走
遁
祖
國
的

土
地
。
「
父
親
初
不
過
我
，
答
應
只
要
找
到
一
個
伴
就
准
許
，
結
果
，
我
找
了
個
同學
，
開
始
致
踐
我
久
已
嚮
往
的
心
願
。
」

兩
個
不
滿
十
八
歲
的
靑
年
，
就
從
北
平
、
天
津
、
濟
南
上
靑
島
…
…
一
直
到
上
海
、
南
京
，
過
了
黃
河
，
也
過
了
長
江
。

「
整
整
一
年
的
」
時
間
，
而
且
每
一
步
都
是
用
胛
走
出
來
的
。

在
徒
步
旅
行
途
中
，
他
考
驗
了
自
己
的
毅
力
，
一
直
堅
守
自
已
的
戒
律
：

「
第
一
，
徒
步
就
是
徒
步
，
絕
不
坐
車
，
而
且
每
出
一
個
城
，
一
定
找
到
原
來
踏
脾
的
位
子
，
再
起
步
，
絕
不
倫
懶
。

第
二
，
出
了
城
，
身
上
只
帶
五
元
錢
，
晚
上
，
投
宿
在
學
校
或
是
廟
宇
，
我
堅
決
，
苦
，
不
是
目
標
，
而
是
必
罷
的
過

程
。

第
三
，
在
城
襄
決
不
討
飯
，
因
爲
，
城
裏
人
心
險
，
騙
子
｀
打
秋
風
的
太
多
了
。
」

他
和
好
友
，
穿
着
制
服
，
每
到
一
個
城
市
，
就
去
領
取
哥
哥
滙
的
少
薑
錢
，
在
鄉
下
，
錢
用
完
了
，
就
到
人
家
去
打
擾
一

頓
，
可
是
，
在
城
裏
，
決
不
向
人
伸
手
，
因
此
，
這
一
年
間
，
他
飢
餓
過
、
寒
冷
過
，
而
且
，
還
曾
罷
長
滿
了
一
身
的
蝨
子
。

這
一
大
趙
徒
步
旅
行
，
賀
現
了
他
少
年
的
夢
想
，
也
爲
他
未
來
的
歲
月
蘊
稹
了
豐
厚
、
寶
貴
的
囘
想
題
材
。

「
懽
我
到
連
雲
港
時
，
我
眞
驚
訝
，
中
國
竟
有
這
般
大
港
，
那
眞
是
開
眼
界
，
也
興
啻
得
不
得
了
。
」

「
到
了
連
雲
港
，
我
發
現
錯
過
了
曲
阜
，
這
時
，
由
於
是
囘
頲
路
，
我
就
租
了
自
行
車
趕
去
。」

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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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未
央
歌
」
丶

「
人
子
」
和
他

「
在
長
城
時
，
我
拍
了
不
少
的
照
片
，
最
近
，
我
又
看
到
過

一
本
介
紹
長
城
風
景
的
集
子
，
其
中

一
張
照
片
的
取
景
，
那

角
度
就
是
我
當
年
用
過
的
，
看
了
，
眞
是
歡
喜
得
很
。
」

「
我
從
南
京
：
上
海
、
杭
州
、
安
徽
、
南
昌
，
走
到
九
江
時
，
我
就
病
了
，
送
到
醫
院
，
知
道
患
了
瘧
疾
，
朋
友
把
我
送

到
漢
口
，
治
好
了
病
，
我
決
定
坐
火
車
囘
北
平
，
姐
姐
說
好
要
到
車
站
接
我
，
可
是
，
火
車
才
走
到
保
定
，
盧
溝
橋
戰
火
爆
發

了
，
車
就
不
能
通
，
姐
姐
也
就
接
不
到
我
。
」

他
媽
媽
地
說
着
，
三
十
年
前
的
事
，
就
彷
彿
在
他
的
限
前
，
有
純
眞
，
也
有
稚
情
。

「
走
了
這
麼
些
路
，
我
也
遇
到
了
不
少
的
人
，
眞
的
，
我
喜
歡
看
人
、
認
識
人
，
去
體
會
人
與
人
之
間
存
在
的
那
分
情
。

說
到
旅
行
，
主
要
目
的
也
是
去
了
解
這
分
情
，
要
知
道
中
國
文

化
在
太
平
時
，
建
設
好
時
，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關
係
就
非
常
好
；

有
了
戰
亂
，
一
切
就
又
不
同
。

我
總
認
爲
，
貧
富
不
應
太
不
均
，
正
如
孔
子
所
說
：
不
息
寡
而
患
不
均。
」

在
旅
行
中
，
走
在
北
方
的
黃
土
平
原
上
，
也
走
在
柳
綠
花
紅
的
江
南
湖
岸
上
，
他
說
，
他
得
到
了
滿
足
，
也
覺
到
了
照
憂

：
「
我
愛
我
胛
下
的
家
園
，
可
是
，
踩
在
地
上
，
我
覺
出
了
異
象
，
好
像
息
了
難
治
的
大
病
，
後
來
，
抗
戰
了
，
我
覺
得
這
是

刺
激
中
國
人
起
來
的
時
候
，
眞
的
，
我
希
望
我
的
家
園
，
永
遠
保
持
安
樂
和
祥
瑞
。」

常
然
，
在
徒
步
中
，
他
的
筆
沒
有
停
過
，
將
他
的
所
見
與
所
聞
，
全
都
流
瀉
在
日
記
本
上
，
這
些
，
豐
裕
了
他
的
思
想
'

也
開
拓
了
他
的
人
生
。

因
此
，
三
十
多
年
後
的
今
天
，
坐
在
統
一
大
飯
店
的
客
房
中
，
他
用
着
激
動
而
濊
情
的
語
調
這
樣
說
着
：
「
愛
國
；
変
家

·
愛
人
類
的
信
心
，
必
須
放
在
長
遠
處
。
」

．

「
要
認
識
中
國
，
要
掌
握
文
化
的
箕
質
，
應
該
到
農
村
去
，
到
歷
史
中
去
找
。
」

一一一－－！－一－ ，面名A. w` `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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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許
多
次
的
見
面
中
，
鹿
橋
一
些
也
不
避

諱
，
更
可
以
說
很
熱
衷
地
說
自
己
的
作
品
，
他
仔
細
地
分
析
自
己
的
作
品
，
同

時
，
也
一
再
地
想
聽
別
人
對
這
些
作
品
的
看
法
。

「
請
他
給
我
寫
個
評
吧
！
」
他
一
再
地
說
這
句
話
，
他
希
望
，
不
同
行
業

、
不
同
年
齡
的
人
，
對
「
人
子
」
、
對
「
未
央

歌
」
，
都
提
出
自
己
的
感
想
。

聽
到
沈
君
山
愛
看
「
人
子
」
，
他
牙
．

「
痲
煩
諮
他
寫
點
感
想
。
」
韓
韓
見
到
他
，
剛
說
出
自
己
的
喜
歡
，
他
就
說
：
「

你
爲
什
麼
不
寫
出
你
的
感
想
呢
？
」

說
話
時
，
他
的
語
態
懇
摯
，
沒
有
做
作
、
充
滿
了
感
情
，
於
是
，
我
了
解
到
，
爲
什
麼
從
他
的
筆
下
創
造
出
了
「
人
子
」
。

說
起
他
的
寫
作
，
他
的
說
興
眞
涙
，
媽
媽
不
斷
，
吳
太
太
就
那
樣
靜
靜
地
在
一
旁
聽
着

。

他
說
：
「
我
寫
東
西
用
第
一
人
稱
的
很
多
，
尤
其
寫
女
人
故
事
，
我
就
用
呂
薰
的
筆
名
。
」

「
呂
鯊
」
，
呂
是
吳
字
的
草
書
，
縯
者
是
取
代
的
－
音，
這
個
純
女
性
的
筆
名

，
倒
眞
吸
引
人
。

「
不
過
，
後
來
我
寫
文
章
，
登
得
用
第
三
人
稱
比
較
好
些
；

還
有
我
喜
歡
用
韻
文
，

『
未
央
歌
』
的
試
驗
集
子
，

就
是
用

韻
文
寫
的
。
」

「
寫
『
未
央
歌
』
的
時
候
，
我
是
唸
大
學
四
年
級
，
接
着
，
在
西
南
聯
大
敎
書
，
我
好
熱
衷
地
在
寫
，
這
時
父
親

一
而
再

催
我
出
國
，
我
一
點
也
不
想
去
，

只
想
好
好
寫
個
痛
快
，
可
是
，

到
第
三
次
催
我
時
，
父
親
說
·
·
再
不
走
，

我
要
生
氣
了
。
」

就
在
那
段
徬
徨
日
子
中
，
他
竟
坐
在
防
空
洞
中
，

文
思
潮
湧

，
他
說
：
「

『
未
央
歌
』
的
成
形
，

是
散
在
一
段
時
間
中
的

結
果
。
」

「
那
年
春
天
，
一
個
不
湊
巧
，
把
我
從
匆
忙
的
生
活
中
，
失
閃
出
來
，
流
落
在
重
慶
，
落
在
一
個
沒
有
羞
落
的
空
間
裏
，

我
告
訴
以
葱
同
瑞
霖
，
想
藉
此
槻
會
寫
一
本
書
。
」

那
時
，
他
住
在
重
慶
鹽
務
局
的
宿
舍
中
，
於
是
，
就
抬
了
些
鹽
務
局
的
公
文
稿
紙
，
用摻
了
水
的
墨
水
，
在
防
空
洞
裏
開

始
構
思
，
寫
作
：
「
前
十
章
是
在
國
內
寫
的
，
記
人
、
身
段
、
語
氣
，

寫
得
暢
快
。

」

丶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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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接
着
，
我
到
了
美
國
，
這
時
，
紙
多
了
，
墨
水
也
好
了
，
可
是
，
我
就
寫
不
出
文
章
來
，
從
此
，
我
就
訓
練
自
己
，
－

定
要
能
用
不
同
的
紙
寫
東
西
，
所
以
，
『
未
央
歌
』
的
原
稿
，
就
用
了
好
多
種
的
紙。
」

對

「
未
央
歌
」
的
問
世
，
以
及
受
到
讀
者
的
歡
迎
，
鹿
橋
覺
得
高
興
，
不
過
，
他
也
說
，
「
未
央
歌
」
的
售
價
太
高
了
，

使
得
好
些
想
看
的
人
買
不
起
書
。

「
我
曾
罷
要
求
過
商
務
印
書
誼
，
請
他
們
將
書
價
再
減
低
些
。
」

前
陣
子
，
曾
有
人
說
過
，

「
未
央
歌
」
的
時
代
背
景
，
是
抗
戰
時
的
西
南
聯
大
，
但
是
，
書
中
只
見
美
2

只
見
情
，
不
見

抗
戰
艱
辛
、
不
見
抗
戰
的
偉
大
。

對
這
點
，
鹿
橋
的
感
覺
是

「
大
家
誤
解
了
」
。

他
說
：
「
抗
戰
，
爲
什
麼
每
個
人
都
要
寫
戰
事
，
難
道
，
文
學
、
美
術
…
…
作
品
，
全
要
描
寫
戰
事
？
」

「
抗
戰
時
，
我
正
是
二
十
剛
出
頭
的
年
紀
，
可
以
說
，
感
情
｀
思
想
，
以
及
生
活
中
的
每
一
分
寸
，
都
充
滿
了
戰
事
，
報

上
4

學
校
的
牆
上
，
大
家
的
聚
會
中
，
天
天
說
的
都
是
抗
戰
，
也
可
說
，
我
們
每
天
都
受
到
戰
爭
的
苦
，
也
感
受
到
戰
爭
的
慘

·
可
是
，
我
寫
『
未
央
歌
』
，
却
想
寫
年
輕
人
的
思
想
，
也
可
以
說
是
他
們
的
理
想
。
」

「
譬
如
，
一
個
盡
家
帶
了
學
生
出
去
畫
盡
，
大
家
盟
的
是
城
中
心
的
一
個
花
國
草
坪
，
可
是
，
靈
家
要
求
學
生
，
主
題

是
花
園
草
坪
，
不
過
，
大
家
不
准
用
綠
顏
色
，
因
爲
，
他
要
求
孚
生
，
盡
得
好
與
壞
沒
闞
係
，
主
要
在
將
現
演
透
過
盡
筆
成

藝
術
。
」「

再
如
，
我
是
一
個
軍
人
，
是
不
是
我
的
思
想
、
句
子
，
都
必
須
是
軍
事
，
也
就
是
我
必
須
寫
戰
史
，
其
到
，
如
果
我
眞

的
是
軍
人
，
我
可
能
寫
的
是
國
際
關
係
或
其
他
。
」

「
我

一
直
認
爲
，
中
國
人
的
哲
學
，
失
敗
是
個
小
事
情
，
如
果
爲
失
敗
而
哭
就
更
可
恥
了
；
再
如
，
生
活
中
的
享
受
少
，

是
件
小
失
敗
，
如
果
認
爲
享
受
少
而
覺
悲
苦
，
就
是
大
失
敗
；
再
去
將
這
一
切
去
告
訴
子
女
，
那
就
是
不
永
不
復
的
大
大
失
敗

了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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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在
西
南
聯
大
的
時
代
，
物
質
生
活
是
眞
苦
，
不
過
，
在
大
家
所
都
知
道
的
苦
況
下
，
仍
然
有
另
一
面
的
生
活
，
我
要
寫

的
就
是
這
些
。
」

他
不
是
在
作
抗
辯
，
而
是
爲
自
己
的
被
誤
解
作
清
楚
的
解
說
。

未
央
歌
出
版
了
十
多
年
，
「
人
子
」
才
間
世
，
鹿
橋
說
：
「
人
子
是
寫
在
r
未
央
歌
J
之
前
，
也
是
寫
在
r
未
央
歌
」
之
後
。
」

因
爲
，
「
未
央
歌
」
的
序
先
寫
好
後
，
他
又
寫
了
「
人
子
」
的
一
部
分
，
「
人
子
」
的
寫
作
，
與

「
未
央
歌
」
不
同
。

「

未
央
歌
用
的
字
、
用
的
詞
，
都
是
中
國
近
代
小
說
中
用
得
最
多
的
，
因
爲
，
那
時
我
年
輕
，
儘
疲
的
寫
，
可
以
說
，
用
全
部
力

蘿
在
寫
。
」

而
「
人
子
」
，
爲
了
是
一
本
供
九
歲
到
九
十
九
歲
的
人
都
要
懂
的
書
，
他
儘
足
求
淺
白
易
讀
，
「
我
是
用
老
筆
寫
嫩
字
，

希
莘
愈
簡
單
，
愈
使
人
容
易
諮
。
」

在
醞
釀
「
人
子
」
的
故
事
時
，
他
就
想
，
「
人
子」
的
故
事
不
能
太
刻
板
，
否
則
思
想
就
不
自
由
。
「
本
來
我
想
人
子
附

插
圖
才
好
，
朋
友
說
不
行
，
因
爲
有
了
圖
，
限
制
了
人
的
想
像
。
」

因
此
，
他
秉
持
：
愈
簡
單
｀
愈
容
易
，
就
愈
使
人
可
以
想
。

寫
作
中
，
他
是
隨
處
擷
取
靈
感
。
「
小
花
豹
，
寫
的
動
機
是
，
我
到
聖
路
易
動
物
園
去
玩
，
看
到
豹
，
囘
來
後
，
幾
句
話

就
寫
出
來
了
。
」

「
每
天
的
傍
晚
，
我
都
要
散
囘
步
，
那
天
，
在
散
步
途
中
，
我
見
到
了
螢
火
蟲
，
由
那
一
閃
、

一
閃
的
光
中
，
我
想
到
了

童
年
，
也
想
到
了
好
些
其
他
事
，
於
是
，
一
囘
到
家
，
我
就
寫
出
了
『
明
還
』
。
」

他
承
認
，
他
的
書
中
，
都
可
以
找
到
他
的
影
子
，
「
未
央
歌
」
中
的
大
余
、
小
童
，
都
是
，
「
而
人
子
也
一
樣
，
總
會
不

知
不
覺
間
寫
進
去
了
自
己
。
」

現
在
，
他
正
楷
思
要
寫
一
部
「
六
本
木
物
語
」
，
當
然
，
好
些
原
文
將
脫
胎
於
逯
秋
一
雁
婆
和
藍
紋書
等
日
記
中
。
「
這

是
本
描
寫
紊
亂
的
國
際
情
況
下
，
個
人
與
個
人
間
萌
芽
發
展
的
一
種
和
善
又
明
朗
的
友
誼
與
情
誼
的
小
說
。
」

m泊·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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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月
行
天
見
諸
水

鹿
橋
曾
說
：
寫
，
是
一
種
經
驗
，
可
以
看
人
生
。

我
問
他
：
你
的
人
生
觀
是
什
麼
？

鹿
橋
溫
婉
地
笑
了
，
他
說
：
「
我
懂
人
生
，
還
早
得
很
。
」

他
說
：
「
中
國
禪
家
的
說
法
很
好
：
如
月
行
天
見
諸
水
，
天
上
只
有
一
個
月
亮
，
我
們
可
以
由
水
中
看
得
清
，
可
是
．
，
人

生
不
像
月
亮
，
可
以
說
我
們
看
得
見
，
悟
得
透
。
」

對
人
生
，
他
似
乎
擁
抱
着
無
限
的
愛
意
，
無
盡
的
理
想
，
因
此
，
他
的
說
話
中
，
他
的
文
章
裏
，
就
連
他
的
生
活
中
，
全

充
滿
了
愛
人
：
愛
事
：
愛
物
的
心
境
。

譬
如
對
宗
敎
，
他
說
，
他
喜
歡
佛
敎
、
印
度
敎
；
儒
敎
丶
天
主
敎
…
…
各
種
的
敎
，
以
及
各
式
的
民
族
。

「
我
常
想
，
中
國
人
眞
幸
福
，
可
以
愛
每
一
種
宗
敎
，
而
不
必
將
自
己
的
信
仰
定
在
一
種
敎
義
上
。
」

他
同
樣
地
懂
得
享
受
人
生
，
因
爲
，
他
會
繪
畫
，
也
懂
藝
術
，
所
以
，
他
的
生
活
就
充
滿
了
藝
術
。

在
美
國
，
他
擁
有
一
塊
理
想
的
國
地
，
他
命
名
爲
「
延
陵
乙
園
」

，
園
中
，
有
風
雨
樓
，
也
有
人
工
湖
。
那
些
，
全
是
他

與
家
人
用
手
開
墾
的
，
美
麗
的
湖
光
山
色
，
靈
巧
可
愛
的
風
雨
樓
小
屋
，
全
注
滿
了
他
對
生
活
的
熱
愛
，
對
性
靈
美
的
追
求
。

這
次
囘
國
來
，
他
以
學
者
的
身
分
出
席
國
建
會
，
他
是
眞
的
在
開
會
，
也
是
眞
的
在
體
驗
祖
國
。

在
夕
腸
西
下
時
，
他
挽
着
太
太
的
手
，
徇
祥
在
梨
山
的
風
光
中
，
那
刻
，
他
的
眼
中
充
滿
了
愛
意
；
在
正
午
的
烈
陽
下
，

他
扶
着
太
太
熱
心
地
觀
看
豪
中
港
的
工
程
，
好
仔
細
、
好
專
注
，
那
刻
，
他
的
眼
中
充
滿
了
驕
傲
和
敬
意
。

眞
的
，
他
對
每
件
事
都
興
致
勃
勃
，
對
每
個
人
都
禮
貌
懇
切
，
在
他
的
話
昔
中
，
從
他
的
裝
束
裏
，
這
位
生
活
在
美
國三

十
多
年
的
學
者
，
是
眞
的
懍
舊
2

眞
的
中
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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